
在宏昌经营“振南机器磨刀机”的卢先生年届74岁，谈起以往香港工业的“威水史”，仍然目光炯炯、声音雄亮。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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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四座工厂大厦，埋葬香港职人

香港工业式微，但残存的小工厂仍默默以“香港制造”支援各行各业。港府为建住宅，一次拆四座工厦，或把一众传
统技艺集体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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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利机械厂 Hang Lee Machinery FTY”的招牌已经悬挂了38年。作为宏昌工业大厦的第一代租户，老

板黄先生得知政府赶人，愤而写下“虐杀厂户迁成风，官运亨通上高空，穷我一身苦为口，迁拆令下化为

尘”，字迹修长秀丽，写在一张干净的纸皮，牢牢贴在招牌下，控诉政府为觅地起楼，无视这里的老租户。

六个月前，香港政府突然宣布清拆房委会辖下的四座工厂大厦，分别是九龙湾的业安工厂大厦、火炭的穗

辉工厂大厦、长沙湾的宏昌工厂大厦、葵涌的葵安工厂大厦（简称“四厂”），牵连2088名租户，租户需要

在18个月内搬出。

这些工厂大厦租金稳定，设计及配套适合传统工业，不少老商户在这里养活了几代人。租户担心失去这个

落脚点后，工厂将被市场租金所吞噬，依赖这些小工厂提供零件以及其他服务的本地商家亦将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重型机器与传统工艺无人接手，丢失了将不再复返。八月起，虽然已经有少量租户准备迁

出，但大部分租户仍留守工厂大厦，坚持“不迁不拆”，宏昌工厂大厦的黄先生是其中一名，惟记者最近到

访，黄先生亦已迁走。

四厂里的“香港制造” 


港府一声令下，自1957年开展的工厂大厦历史到下年底便正式结束，政府未曾咨询业租户和区议会，一次

过杀四厂，称要将业安、穗辉和宏昌三幅工厂大厦用地改划为“住宅用途”，未说明是用来兴建哪种住宅，

而葵安的土地用途改划程序仍在司法复核中，政府却已经严令厂户迁出。

四厂租户组成“四厂联盟清拆户关注组”，“不迁不拆”、“打烂租户饭碗”、“政府强抢地”的声音纷纷出现。

厂内悬挂著数十来标志著“香港制造”的多个招牌，许多从事五金业、制造业、机电工程的老租户营营役

役，挨过工厂北移、工业退潮，却不敌政府强拆令。香港的小商户、甚至一些大企业和政府部门都有赖这

些小工厂提供零件和其他服务，一旦失去扎根之地，这些小工厂将难以经营，毕生志业恐化为乌有。

黄先生是这里典型的小厂户，独自经营著这间小小的机械厂。说是“厂”，不过占了50平方米，即是两个标

准单位。在工业兴盛的时候，这些小型厂户依附著大厂——当时来自大厂的订单源源不绝，小厂户有一技

傍身，从不愁生计。但自香港工业式微后，大厂迁移北方，小厂纷纷倒闭，而黄先生的机械厂则是难得的

幸存者。现在，他主要靠接一些五金小订单维持生计。大订单虽然被大陆厂商吸走，但由于这些大厂不会

接货量少的订单、运送亦需时，黄先生以比大陆工厂更快出货、运费更便宜为卖点，吸引本地小客户。

“如果我们这些人转了去私人地方做，那价格一定会变高，变相是自杀......我现在和大陆（的工厂）斗快、

斗平，我再搬到私人地方，我是自杀！”他表示，政府工厂大厦的租金是参考市值租金估算出来的，不算便

宜，一个25平方米的标准单位月租2500港币，且竞投单位时需“投暗标”，即是价高者得。但这里胜在租

金稳定，不会像私人市场般随便加租，也不会在两年租约期满便面临被赶走的风险，只要有能力交租，便

可以一直经营下去。如果搬出去的话，租金上升，他不能再提供一个合宜的价格，客人自然不会再光顾



去 如 搬 去 提供 合 人 然 会 顾

他。

他直言：“我们学师到现在，不要说给社会有什么贡献，起码我没有浪费社会资源。我是自己养活自己、养

活家人，就是这样，我不是说坐在这里‘等食’，没有可能我结业，然后拿综援，我也不想这样。现在政府赶

绝了，不是我一个，而是2000多户，这2000多个厂户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四厂”——四座外表灰扑扑、隐于市的大厦里，厂户主要从事五金、机电工程、成衣、印刷、车行等；另

有五花百门的生意，药水胶樽、发泡胶粒、乐器维修、盲人器材、纸扎、珠宝、手作、木艺品等等，当中

更有出口欧美、东亚的商品。在“香港制造”的大本营里，有殷勤作业的老匠人，也有锐意承继“香港制造”

招牌的年轻人。

宏昌租户代表、“家顺五金”的曾先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前路走尽，又后继无人 


宏昌大厦租户代表、同时是“第二代租户”的曾先生指，如今在香港，五金、制造业的形象“并不讨好”，最

近外出寻租，业主一听见他们从事传统工业便摇头：“涉及有烧焊、有声、有味道，‘不好啦，最好不好



啦’。”业主觉得，把地方租给人做studio、做烘焙，更能保持店面整齐，又不会把地方弄得脏兮兮。

上世纪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光景。当时香港工业发展蓬勃，年轻人视从事五金业、制造业为发展的好机

会。四厂的老租户，大多从二十多岁开始到工厂学师，学习传统工业技艺，一做便是数十载。

在宏昌经营“振南机器磨刀机”的卢先生也是第一代租户，60年代开始学师，为几吨至十几吨不等的工厂机

器磨刀，香港的食品厂、纸巾厂、报馆印刷厂等均需要他磨的闸刀。

卢先生74岁，谈起以往香港工业的“威水史”，目光炯炯、声音雄亮：“我1947年在香港出世，气魄啊、说

话，和一般这个年纪的不一样。我看他们好像老得很凄凉。因为我经常做事，将时间忘记了！我那时候一

开工，每天十多个小时，每日地做，不会说今天是星期几，我是不记得的。不知道这回事，真的有很多工

作要做。我就说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以前的香港是这样的！”

他看看身旁三十余岁的曾先生，笑说：“你们这个年纪，不知道香港以前的工业是这么辉煌的。以前香港人

的工业，样样都是第一的，假发、塑胶、玩具，全部都是第一的香港！”

“振南机器磨刀机”的卢先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后继无人，真的是后继无人！”卢先生叹气：“不是今天的事，是断层了几十年，由80年代开始，工业北

移之后，这些技术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以前我帮大陆做，现在竟然由大陆做，断层了几十年，没有人学

师。现在，即使香港可以做，也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大陆的价钱低。信息很发达，一上‘淘宝’，就知道是什

么价钱，客人拿这个价钱和你说，你就死。那些钱只够香港买物料，大陆就可以做成品给你，因为两边的

生活水平相差太远。所以香港工业已经完了，香港工业完了。”

厂内一部18吨、一层楼高的磨刀机仍在运作，他面露不舍：“我们这批人，如果不做的话......唉，我们挨到

今时今日，还有些生存空间，如果你从头再来，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那时候买一部机， 在1992年......”

他指了指周边的两部机器，在90时代，这些机械贵得吓人：“这一个七万马克，二十几万港元”、“这件十

三万马克，五十几万港元”。

他们当年赚了钱，又把钱投资在自己的事业里，买入贵的机器。机器用了二十几年，残旧但运作良好：“今

时今日你不会有人这么傻，以前就有可能，以前有生意做，1992年时，香港还是很繁荣的。那时候你怎样

借钱也好，你够胆买一部这样的机器，今时今日？我送给你要不要？没人够胆要。”

政府其中一个安置方案是让现有租户竞投其余两座房委会工厂大厦：晋升工厂大厦和开泰工厂大厦的空置

单位，“如果政府那边我拿不了地方的话，之后就没办法了，我唯有自己结业。找一个吊车吊走（机器），

这些就变成废物。”他再次叹息：“我觉得真的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宏昌工厂大厦的一个商户门外，贴上了诉求。摄：林振东/端传媒

衣食住行的供应链 


卢先生的妻子苏姑娘也在宏昌经营“广泰制衣厂”，自1997接手生意至今，街坊皆熟知广泰的“BB牌”女性

内衣。直至现在，工厂内仍有8名女工车衣，客户过百，仓内数十箱待售出。工厂大厦大限将至，苏姑娘虽

忧心，但仍手不停地工作——许多客户得知这里快要结业，订单量急增，女工一天生产逾700个胸围，苏

姑娘直言：“快要做不来了！”

曾先生与这对夫妻交好，补充：“他们夫妻分别经营两种不同类型的厂。胸垫是自己裁出来、车出来，一针

一线。卢生就是帮别人做一些机械需要的东西。所谓‘本土生产’不是没有，问题是那些人不懂如何珍惜，这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可以说她守旧，她的胸围厂不懂得如何做Marketing、不懂得建立自己的品牌形

象，但她也是实干实做，老老实实，不是Victoria Secret（国际著名女性内衣品牌），不会卖过千元。她

卖一些很标准的货品，在社会下层，但是（政府）看不见。”

穗辉工厂大厦的第一代租户、经营“信城工程有限公司”的袁先生靠这间厂养活了一家五口，供养子女出国

读书，如今妻儿均移居外国，他独自留在香港继续经营。



“信城工程有限公司”的袁先生。摄：陈焯煇/端传媒

疫情期间，他没法去探访家人，这间厂便是他在香港的全部。小小的厂房，放了七部几吨重的机器。袁先

生二十多岁从师学艺，打拼了十年，便自己开厂，提供五金零件、机器维修服务，后来，也有人向他学

师：“当年，每个月可以最高可以有十几万收入。1980、90年时，我的工厂有四至六个伙计。”他现在剩

下一个伙记了，一晃神便跟了他十几年。午后阳光猛烈，十分炎热，他们打开铁闸门通风，身后五十多岁

的伙记汗流浃背地低头工作。

“这里稳定，稳定才可以养家，外面两年一到，不是搬走，就是加租。政府就想推我们出去私人市场，让我

们在私人市场自然地被淘汰。”他愁容满面，指现在的生意虽然少了很多，但仍“交得起租金”，亦有固定客

户群需要他帮忙维修生产机器：“对面（工厦）的虾饺、云吞面、水饺、港产烧卖......我不做，不知道谁来

帮他们，他们也很愁。”

袁先生的工厂不但为邻近的食品厂提供服务，也和港铁合作，他形容有时候一早回到厂，便会收到港铁职

员或政府部门的电话，指他们需要一些五金零件，要他尽快“啤”（用模具制造）出来：“职员已经习惯了和

我合作，没有我，他们也很头痛。”



穗辉的租户代表Fanny Wong。摄：陈焯煇/端传媒

穗辉的租户代表Fanny Wong强调，这些厂户是香港日常供应链的一环，必不可少：“港铁突然有个零件坏

了，要一模一样的，如果没有的话，听日就没有车搭，是五金零件，要袁生把一模一样的‘啤’出来。如果我

上大陆，对方未必可以做这么快，可能做得到，但未必这么快。如果要灵活弹性、需要快的话，要靠这些

本地产业。你别看这里好像很小，他是和政府很多工程、很多衣食住行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一拆了我

们，基本上就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你也听到，袁生接的客户不是小的客户，如果断了这个供应链的话，

可能他要另外找工程公司，他就头痕，或者要找国内的公司。”

社会看不见的“大后勤” 


宏昌租户代表曾先生一家经营“家顺五金”，曾与不少政府部门如食环署、飞行服务队、惩教署合作，亦曾

为坟场制作撒灰器，他坦言自己也会到大陆工厂订造机器，但一些机器的后加工工作必须交给本地工厂帮

忙，他自己就是找行内知名、同样在宏昌的“李飞记”，政府的竹篙湾检疫中心也有找李飞记帮忙。卢生补

充：“淘宝淘什么下来也可以，你坏了的话、尺寸不对，不好意思，再重新订造，因为你这件东西没有办法

拿上去大陆（维修），过不了关的。”

2012年，柴湾工厂大厦遭清拆，从事五金行业的李飞记被逼迁出，辗转来到宏昌工厂大厦，9年过去，政

府再一次清拆工厂大厦，但一次过清拆四座，剩下两座工厂大厦分别位于屯门和荃湾，路途遥远，远离提

供五金原料的大角咀、旺角，也只提供90个标准单位（一个标准单位为25平方米）供竞投，这次寻租，难

上加难。

曾先生强调：“这些是社会后面，大家平常看不见的角色，社会的大后勤。”他提及另一个宏昌的大租户：

租用了二十多个标准单位的“泰华工程”，专门做不锈钢生意，长期帮香港麦当劳公司在大陆订造的机器如

咖啡机后加工：“他（泰华工程）养了20多个伙记，出粮是在说不是一百万、也是几十万一个月，就只是出

粮。”

除了五金行业，这里有逾五百个租户持有机电工程牌照，占全港持有牌照的公司总量的四分一。曾先生不

解政府为何不明白这些厂户的重要性，在社会需要传统工业时赶尽杀绝：“陈帆（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是E&M（机电工程署）出身的，他怎会不知道你们的事情？只不过是他坐了另一个位置，就要想其他事

情。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看你自己本业，你也是工程佬来的！他应该很明白工程界，这些事搬不走。这

些是实实在在、需要的本土工业来的，搬不走的，社会上还需要他们，对不对？如果他没有价值，那他‘执

笠’（结业），灭绝了，对不对？”



在穗辉“信城工程有限公司”楼上的“世纪电器公司”，数十年来负责制造大型水泵。中环的湾仔绕道车路、

沙头角到粉岭火车站的工程地区皆有漏水、积水的问题，需要水泵；多条过海隧道亦需要水泵抽水，这些

均是由它负责提供和维修，一个月能够处理三至四个水泵，数量不多，生意额不大，却是香港基础建设的

重要一环。

老板纪老先生七十多岁，三十二岁的儿子于2018年入行，帮忙维修水泵。传统工业已是夕阳行业，谈不上

好前途，但鉴于父亲年纪已大，本来在公证行担任文职的纪先生决定承继公司：“我们有一直合作的世交公

司、认识的朋友，我想这间水泵行能够一直做下去，所以辞了职，去考水电牌照。”

“世纪电器公司”老板纪先生的儿子。 摄：陈焯煇/端传媒

四间房委会工厂大厦的出租率高达97%，业安租户代表Stephen Ma指出，政府先前来视察工厂大厦，看

见许多工厂关上门，便称这里有很多闲置单位，竟然不明白许多租户会出外工作，特别在下午时分，五金

租户需运送零件到地盘，譬如长期且大量需要的炮尖，均是租户辛辛苦苦磨好，而这些也不可能送上大陆

处理。他指有些租户甚至是“24小时on-call”，随时外出帮忙商场、地铁站、政府部门的水电工程。

新型工厦拒绝传统工业



新型工厦拒绝传统工业 


房委会辖下工厂大厦的规格与新型工厦不同：一，负重量高，底层达1500千克；二，半开放式工厂大厦，

可以通风，与后者一般密封式的建筑不同；三，实用面积100%，即是与实际面积一样，不用打个折扣；

四，走廊阔、升降电梯大、门口大、楼底高，适合搬运；四，电力供应达三相电，能够提供数千瓦电，适

合工业用途。

卢先生指现在很多新式的工厂大厦徒有其名：“现在的工业中心请变了‘㓥厂’。你问他们租，他们问你做哪

一行的，如果你做铁器的话，就不好意思，不租给你，为什么不租给你？因为旁边全变了商贸，做了写字

楼，你在这里‘蹦蹦蹦蹦’，别人会投诉你的。所以他唯有不租给你，业主不租给你这些做五金的。现在的工

厂大厦，不是做机器、做制品的，而是做物流、写字楼、补习班、私房菜。租给你做铁器的，你又烧焊又

磨东西，下层会觉得很嘈。”

“很多so-called工厂大厦，其实已经变了住宅，或商业大厦，停车场也没有，升降机也不够大。”阿虫苦恼

地说：“规格适合难找，可以摆放大型机器的，是少之又少。”

阿虫和Mic是宏昌租户，8年前来到这里开展生意。阿虫从事包装设计、Mic从事玩具设计，工余时间用来

创业。生意稍有起色后，基于房委会工厂大厦的独特优势，他们决定投“暗标”、给贵一点的租金，搬入宏

昌工业大厦，拓展生意。“我们一开始做的东西是比较小件的......搬入来长沙湾（宏昌）后，就可以做比较

大型一点的东西。”



纸艺设计单位“Stickyline”的阿虫和Mic。摄：林振东/端传媒

直至现在，他们的业务拓展了许多，有能力再租下三个单位，聘请了一位同事，一同完成大型纸制品，例

如大型舞狮、大型蜻蜓，也曾为铜锣湾利园商场制作了由2000粒小盒子组成、高达10米的圆柱形展品。

传统工业推动新进创意 


他们认为，香港的创作者很多只能“在家中开一张枱”，制作一些“戴上手”的小手作，或者租外面工厦的共

享办公室，限制了创作规模。他们认为创作十分需要独立空间和机器，受惠于这里稳定的环境，他们便有

很大的自由空间专注创作：“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出现很大的东西，很多人会想到我们。”

他们更庆幸宏昌内有不同工厂的师傅配合生产，因为香港和大陆的大厂不肯接小订单。他们使用画完设计

图后，便可以交给师傅一下子用机器“啤”几百张，不用两人逐张剪出来，阿虫解释：“那时候我们就傻傻地

敲门，问旁边的师傅，有没有人做印刷。”他笑说：“我们走去问可不可以做，然后师傅问有多少数量，我

们就问你的M.O.Q.（最低生产量）是多少，他就说1000左右，我就说我只有200，师傅就说我照做，但

我就收你1000个的价格，只给200件货。但我很开心，因为你肯做就已经差很远，就算是1000个，啤出

来可能也只是几百元，其实是一些很低的生产成本。”

他们可以直接到工厂内和师傅沟通，协调整个制作过程：“因为你可以和他聊，你问完他工序之后，你可以

在设计上避开一些容易‘出事’的地方”。他强调创意工业需要传统工业的支援：“设计师画了一幅图，那你怎

样变成一件衣服出来？可能他就会说，大陆有很多工厂可以支援你，但其实，你不可以画一幅图，发上

去，那件衣服就出来了，你要了解那个过程，你才可以做出来，配合一个师傅，让他可以将细节做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虫指了指贴在工作室一侧墙壁、半米左右的不规则形状镜子：“这就是楼下李飞记帮我们做的！” 




Ivan和他的儿子在“Big Fish Workshop”内合影。摄：陈焯煇/端传媒

Ivan是另一个利用工厂大厦环境创业的年轻租户。他的工作室“Big Fish Workshop”位于火炭的穗辉工厂

大厦，售卖木制品。他曾从事室内设计十多年，直到“第一代租户”的父亲半退休，便决定进驻父亲在宏昌

的厂房，至今已经有8年。

他自小喜欢木制品，现在售卖的产品类型包括斗兽棋、飞行棋、木灯笼等，“香港人的集体回忆，自己也喜

欢玩，有共鸣”，他腼腆地说。

他明白收入有限：“很少量制作，做不了太多，可能一天做一份飞行棋，已经够做。”手制一份飞行棋需时4

小时左右，他努力工作，足够让他缴交便宜的租金，“赚的不是什么大钱，还要不停地做，但比之前开心很

多。”他曾遇到很喜欢产品的客人：“有一间在大围的广东菜（餐厅），问我可不可以把他的logo雕刻到产

品上，我说没所谓，就做了十几件给他，他用来赠送给客人的。”

“我自己很难一天8个小时去做，因为我要看顾小朋友，弹性上班时间。”Ivan在工作室尽头摆放了一部

两、三吨重的雷射雕刻机，门右侧放了一张长长的工作枱：“研发、生产、市场推广也在这里。”他在切割

木块、雕刻图案、打磨棋盘、为棋子上油的同时，7岁的儿子便在一旁看看父亲在干什么，不时把木制品拿

起来玩。

Ivan小时候也经常来穗辉找父亲，他笑说当时进入厂房是“步步为营”，现在他已经把这里打扫干净，建立

小小的工作室，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实现梦想：“我是吃穗辉饭大的。”

如今，政府清拆穗辉工厂大厦，他虽说会尽力找地方，但机会不大，很可能要直接结业，重新打工：“我也

在附近看过一些单位，门口很小、走廊很窄。大单位的话，像骆驼漆（大厦）那些，门口很大、走廊很很



阔，那些单位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租金可能翻倍。”

让厂户自生自灭 


2019年，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曾提及“邀请房委会研究重建辖下的工厂大厦作公营房屋用途，特别是

增加公共租住房屋的供应”，但政府一直没有公布具体时间表。清拆消息公布后，租户十分愤怒，业安租户

代表Stephen Ma指，之前房委会仍会和租户沟通厂内事宜，但今次事前，政府不曾咨询任何租户和区议

会这类民意代表，事后租户多次询问房委会管理署的职员，职员也只回应“不清楚”；就算不断施压，当局

也未有实质回应。

政府在5月24日公布的“房屋委员会四个工厂大厦的清拆安排”文件中，预计“部分租户或可借此机会结

业”。曾先生斥政府破坏租户生计：“这里做了很多社会大后勤的东西，同一时间，我们去不了私人市场，

纯粹是因为我真真正正做工业，而市场是厌恶这些工业行为的。（租户）是有需要的，他们搬不走的。”他

指当政府察觉到厂户消失带来的影响：“那时候后悔，就太迟了。”

“有些伯伯做了很多年，想退休，无可厚非每一栋一定有。但，只是一部分。”Fanny强调：“我们四厂是在

供应衣食住行、风火水电。”

Fanny指出，厂户的机器已经不宜搬走：几吨至十几吨不等的机器，或需要用吊臂车才可以搬走，搬运费

可高达几十万，单是袁先生零件厂便估计需要35万搬运费，而政府向租户发放的“早鸟赔偿”（在9个月内

迁离单位）仅有10万元。

房委会亦称“管理工厂大厦并非房委会的核心业务”，他们需要集中资源满足房屋需求，曾先生驳斥指这些

其实是民生事务，因为从事传统工业的租户无法承受外面浮动的租金、业主逼迁的风险：“不可以说想要踢

走这些非核心业务就踢走，他是需要提供一个稳定的租金、稳定的环境、稳定的地址和舖位，给一般基层

市民，或者给一些商家去做他们的工业行为。”今次更是一次拆四座：“一次过叫你拆这么多座大厦，其实

是从未有试过的。但是问题是，你没有类似的安置地方，你凭什么拆这么多座大厦，很坦白地说，你杀一

座，可能回响没有这么大，这些人搬去其他（工厂大厦），总会有一些吉位，问题就是，一次杀四个，叫

他们出去私人出面的市场找铺位，你是不是立刻就炒高了出面的市场价格？”

“四厂联盟清拆户关注组”曾在7月中去信立法会申诉部，希望当局可以搁置计划，让厂户原址经营，但政府

拒绝回应。直到9月初，联盟发起“一人一信行动”，在业安工业大厦二座向房屋署提交一人一信，希望政府

在半个月回应厂户。11月初，Fanny与另外一穗辉代表递信给运房局局长及房委会副主席，要求政府在十

一月底前回应众厂户提问，至今仍没有下文。




